
四
傍晚时分，康悔文刚从县城

回来。
甫一进院，他就觉得气氛不

对，伙计们三三两两在嘀咕些什
么。一个伙计迎过来说：少东
家，赶紧吧，老爷子、大奶奶都等
着你呢。

康悔文问：怎么了？
那伙计小声说：出事了。
康悔文不再问，急步进了上

房。谁知，刚一进门，就听见一声
断喝：跪下。

康 悔 文 抬 头 一 看 ，太 爷 爷
和 母 亲 都 在 ，且 一 脸 的 肃 然 。
他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只
好跪下了。

康秀才沉着脸说：康氏家训，
你还记得吗？

康悔文说：记得。
康秀才说：你马上就要大婚

了，你知道吗？
康悔文说：知道啊。我不是

去……
康秀才“哼”一声说：知道？

那你说说，你在山东造了什么孽？
这时候，周亭兰忍不住问：一

个叫崔红的女子，你认识吗？

康悔文忙说：认识啊。她还
帮咱不少忙哪。怎么了？

周亭兰一脸愁容，说：如今这
女子已经追过来了，说是找你的。

康悔文忽一下站起身来，惊
喜道：崔红来了，她在哪儿？

康秀才喝道：跪下。
康悔文忙跪下，把在临沂的

事情一一相告，见两人谁也不吭
声了，便又问：到底怎么了？

周亭兰说：悔文，不是娘埋怨
你。这边正办喜事呢，那女子追
来找你。还女扮男装，住进店
里。如今，被县衙的捕快抓去
了。你说是保她呢，还是不保？

康悔文马上说：保。当然要
保。娘，崔红不管是为啥来的，可
她来了，是冲着咱来的。咱要不
保她，以后咱还怎么在山东做生
意呢？况且，人家还救过我。

周亭兰说：这也是个急人。
抓她的时候，她大喊：我是来找康
公子的！一街两行的人都知道，
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康秀才说：依我看，
这女子，保是要保，但不可鲁莽。
事情既然传扬出去了，虽说有碍
名誉，也正可顺水推舟，解了咱念

念的嫌疑。
周亭兰看了康秀才一眼，说：

爷爷是的意思是？
康秀才想了想说：既然这崔

红不是画像上的人，这就好办
了。保，立马出面去保。而且要
联合众相余俱保，一定要把人保
出来。

康悔文马上说：好，我明天一
早就去县城。

周亭兰仍有些担心，说：爷
爷，不会引火烧身吧？

康秀才说：古人云：乱生於
远，疑生於惑。既来之，则安之。
阴差阳错，山东女子追到这里来
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不瞒，比
瞒着好。这是最好的解法。

周亭兰说：悔文，你去找马师
傅商量一下，他毕竟做过捕快头，
人熟一些。

康悔文正待转身要走，康秀
才又发话了：——慢着。

康悔文扭过脸，只听康秀才
说：悔文，你想过没有，若是这崔
红姑娘保出来了，又当如何？

康悔文没明白太爷爷的意
思。他说：既来了，就住上几天，
好好玩玩。

周亭兰说：那，她要不走呢？
康悔文愣愣地，随口说：不

走？不会吧。
康秀才看了他一眼，说：是

呀，她执意要留下呢？这女子，一
旦生了痴心，是劝不住的。

康悔文说：这……您老说该
当如何？

康秀才说：为人处事，讲的是
大情大义。对人家崔姑娘，自然
要以礼相待。可我要你记住一
条：永不纳妾。不纳妾，家中就不
会生嫌隙，不会有二心。切记。

五
当康悔文见到崔红时，心里

竟有些酸酸的。
康悔文是通过师父马从龙，

托了县狱的牢头，才见到崔红
的。县狱的监房，设在县衙签押
房旁边隔出的一个小院里，四周
俱有高墙。进了监房大门后，还
要过两道木栅栏，拐进窄窄的甬
道后面，才是女监。

康悔文提着一个食盒，食盒
里装着母亲特意做的“霜糖豆腐”
和一些点心。进监房之前，那牢
头着意提醒说：康公子，虽说是马
爷的面子，但这案子是上头内务
府抓的，你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
小的担待不起。康悔文说：你放
心，不会让你吃瓜落。

进了牢房，康悔文见地上有
杂乱的铺草，崔红就在那堆铺草
上坐着。

康悔文说：崔红，让你受苦了。

崔红见到康悔文，泪花在眼
眶里转。但她还是笑着说：到底
见到你了。我也就是想见你一
面。没想到，牢里相见了。

康悔文说：你放心。家母正
在请镇上的商家联名俱保，你很
快就会出来的。

崔红说：给老人添麻烦了。
康悔文说：吃点东西吧，这是

家母特意做的。
打开食盒，把菜肴摆上，康悔

文问：你来这里，你哥知道吗？
崔红摇了摇头。
一 时 ，康 悔 文 不 知 说 什 么

好。又问：临沂那边生意如何？
崔红说：生意还好。接着，她

突然问道：康公子，你不希望我
来，是吧？听说，你就要大婚了？

康悔文怔了一下，说：是。
崔红眼圈一红，说：这一趟，

我还是……来对了。我给哥哥道
喜了。

康悔文忙说：崔红，你要是不
嫌弃，从今往后，咱就兄妹相称，
我认下你这个妹妹。

崔红轻声说：你知道我为什
么来么？一个姑娘，女扮男装，
走八百里水路，也就是为了看一

看……哥哥。
康悔文说：我知道。妹妹的

心意，我愧受了。
崔红说：你不知道。我在兰

水，坐着坐着，先是心思飞来了，
挡都挡不住。再就是我，人，也来
了。你觉得我贱吗？

康悔文忙说：不不不……
崔红说：我的确是投奔你来

的。我说过，我只有一个哥哥，不走
正路的哥哥，我不会再认哥哥了。
可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说到这里，崔红已泪流满面。
康悔文不知说什么才好，竟

有些语无伦次：崔红，妹子……还
是先出来再说吧。你于康家有
恩，康家不会忘记的。

崔红说：有恩，无缘？
康悔文说：有缘。在兰水，我

遇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要不是
你……

崔红说：那就是无分。若是
我不要名分，你愿意吗？

康悔文半天无语。他虽有些
心动，但太爷爷的话，一直响在他
耳边。稍停片刻，他说：
那霜糖豆腐，你还是尝尝
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47

连 载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 7年），
全国天灾异象不断，引起朝野震恐。
丞相翟方进认为自己为相九年，不能
顺天应人，致使灾祸频仍，遂于家中
自尽。皇帝很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
的葬礼，并亲往吊祭，赐谥恭侯。

翟方进，汝南郡上蔡 (今河南上
蔡县)人。幼年失去母亲的他，12 岁
时又失去了父亲，只能同自己的继母
相依为命。为了生计，他好不容易谋
到一份在太守府做事的差事，无奈翟
方进生性愚钝，说话办事总是差三落
四，多次遭到上司的当众羞辱。

这天，刚刚被训斥一通的翟方进，
失魂落魄地走在风雨里。浑身的衣服
都湿透了，他感觉内心冰冷，生活无
望。一抬头，他看见了“蔡父相面馆”
的招牌，就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蔡
父是一个颇有见识的人，一见满脸沮
丧的翟方进，大为惊奇地说：“小伙子，
你可不是凡人，你长有一副封侯骨，如
果转攻经术，努力研究诸子学问，今后
必成大器。”翟方进一听，大喜过望。
回家后，他把自己想到京师求学的愿
望跟继母说了。继母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妇人，虽说翟方进不是自己的亲生

儿子，但她向来视若己出。听说儿子
要远行，她果断决定要与儿子一同赴
京。母子俩来到京师，在长安郊外搭
了两间草房。翟方进入学苦读，继母
则给人帮工，靠织布纳鞋来补贴家
用。日子虽然清苦，但母子俩心怀梦
想，倒也其乐融融。

一晃 10年过去了。翟方进学业
精进，成了京师有名的经学大师。西
汉历史上，被称为“儒宗”的有三个人，
前有叔孙通和董仲舒，后有翟方进。

当时，京城有一个老儒胡常，清
河人，和翟方进一样研究经术。虽然
出道比翟方进早得多，但名望却比不
上翟方进。胡常心理失衡，经常在私
下里出言不敬，诋毁中伤。翟方进知
道后，并没有放在心上。往后，凡是
轮到胡常讲经授课时，他就让门下弟
子去听课，认真做笔记，并请教疑难
问题。时间久了，胡常心里明白，这
是翟方进对自己表达尊重和谦让，内
心十分羞愧。从此之后，凡与士大夫
来往，常常极力称颂翟方进。最后，
两个人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

古话说，“学而优则仕”。成为经
学权威后的翟方进，从此人生开挂，仕

途顺畅。他先是被提拔为议郎，调任
朔方刺史后，他更显示出非凡的从政
能力，干事情不怕烦琐，处理政务均按
条令执行，在当地甚有威名。在丞相
司直任上，翟方进敢于上书直言，一年
之内连劾两位司隶校尉，朝廷百官看
到他都十分害怕。丞相薛宣十分器重
他，说他有大才，日后必居相位。

有一次，皇帝派人在昌陵营建皇
家陵园。谁知经办人以权谋私，从中
取利。翟方进部署手下人立案审查，
反复验问，不徇私情，追缴赃款数千
万。皇帝认为翟方进堪当重任，便任
用他为京兆尹。在此期间，他打击豪
强，大胆办案，一时间名震京城。永
始二年（公元前 15 年），翟方进官至
御史大夫，不久继任丞相，赐爵高陵
侯，食邑一千户。翟方进是当时的名
儒，又有基层工作经验，说话办事无
不称天子之意，人称“通明相”。

翟方进当了丞相，最高兴的莫过
于他的继母。几十年的含辛茹苦，最
终有了回报，继母满是皱纹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翟方进更是牢记母亲的
养育之恩，他把府邸整修一新，让老
母亲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度晚年。每

天，他亲自侍奉母亲的寝食起居，不
敢稍有怠慢，直到老母亲无疾而终。

翟方进为相九年，崇尚清明，束
己公约，无大功也无大过。但他尚空
谈，轻实干，倒是落下一桩笑柄。

当时，翟方进的家乡河南有许多
大湖泊。有时候，因为暴雨的原因，
湖水水位上涨，会漫出堤坝，造成一
定的灾害。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防
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谁知，翟方
进却出了一个馊主意：直接挖开堤
坝，放走湖水。认为这样既节省了修
建堤埂的费用，又扩出不少良田。结
果，生态环境被破坏，老百姓不但失
去了靠湖吃湖的谋生手段，而那些所
谓的“良田”也经常干旱，根本种不出
多少粮食。“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
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
者?两黄鹄。”老百姓恼恨翟方进，就
编了儿歌去骂他。

“世事相寻败与成，湖中畚锸浩纵
横。共知陂坏行当复，敢恨台高既已
倾。天镜忽看孤月堕，樵风长送片帆
轻。下临万顷如云稼，从此年年有颂
声。”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翟方进的
这桩糗事，仍然让诗人陆游心绪难平。

百姓记事

风生水起（国画） 马东山

书中主人公莱西是一个家境贫
寒、超级擅长摆弄机械的天才少女。
无意中救起了一只身份不明、伤痕累
累的“机械猫”。经过一番修复，机械
猫成了莱西的宠物——金克斯，跟着
莱西一起进了工程学院。人机组队
后，各种冒险，揭密，过关斩将。莱西
也在这个过程中，懂得了很多宝贵的
人生道理，走上了不一样的成长之路。

机械猫金克斯，原本只是莱西入
学的助力，外加是个机器动物外形的
超智能手机。但日久生情之下，它已
经成了莱西的朋友、队友、战友。成
了莱西坚强、勇敢的力量之源。在机

械猫的陪伴下，莱西不再自卑，品尝
到了成功的喜悦，所以，当金克斯失
踪后，莱西才能鼓起勇气，前往那个
神秘的机械兽制造公司——蒙查公
司，寻找金克斯的下落……

友情，是孩子在继亲情之后第一
次自己建立的情感关系。也是每个
人第一次走出舒适圈走进社会，面对
陌生人的重大考验。说的简单一些，
友情其实就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为没
有利害关系的人付出。亲密、温暖的
友情让人受益一生，哪怕之后深陷艰
难困苦，我们也知道温柔的存在是一
种什么样子。

新书架

♣ 田果

《机械猫金克斯》：孩子不一样的成功之路

老家堂屋后有一间房子大小的闲
地，每年父亲都要在这片地上栽种大
葱，立冬后晒得半搁蔫儿后给我捎到
城里，春节拌饺子馅从来没有买过。
父亲种的大葱，都是纯绿色蔬菜，从来
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口感极好，不像有
些大棚里的葱，看起来品相很好，吃起
来没味儿。每到冬季，父亲捎来大葱
后，我把它们放到门外走廊里，每天出
出进进的都能闻到大葱的清香。这股
特别的清香，就像小时候爬在父亲结
实的后背上，闻到他身上那股汗腥味
一样亲切和温馨。

去年割麦时我在老家小住一段，
这个季节正是栽植葱秧的时候，我给
父亲说今年别栽种了，你年纪大了，浇
水上肥薅草都不方便，栽上也难以成
活。父亲说：“养得起的兵，栽不死的
葱，只要栽上就能活。你只管栽，其他
事都不用你管。”于是我买来 5块钱的
葱秧苗，又拿来一把镢头，一镢头挨一
镢头把这片闲地掘暄，然后再用锄头
刨出一条条沟壕，把葱苗栽下。在我
的记忆中，父亲是种地的一把好手，每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一把镢头便与他
终日相伴，天不亮就扛着它出门了。
来到地头，父亲脱掉老棉袄，然后双手

紧紧握住镢头把，高高举起，镢头在头
顶呼呼生风。这把高高举起的镢头，
能将天边的白云扯下来，掰碎揉入土
地之中；能将春风秋雨揽在怀中，浇灌
在心爱的田野之上。山坡地，就连那
边边梢梢都被父亲打理得规规矩矩，
春天种下的红薯、南瓜、高粱等作物，
在秋后嘟噜打蛋地收回家，像小山一
样堆放在院子之中。“不能干栽，要蘸
水载，这样苗活得稳，活得壮。”父亲教
我蘸水栽，是先在垄壕中浇水，然后把
葱苗插入泥糊涂中，最后再用细黄土
覆盖在上面。父亲说这种栽法底墒
足，黄土覆盖在上面就像是一层被子
捂着墒跑不了，跟刚生下来娃娃奶水
足一样，营养好，保准一棵葱苗都不会
死。果真是，第二天早起，我到屋后看

到，一棵棵葱苗全都活了，而且直愣
愣地挺着腰板，像一个个列队的士兵
一样抖着精神。在以后的日子里，父
亲三天两头要去打理这片葱苗，用锄
头把葱苗圆圈的土地锄得又匀又细，
跟过箩的白面一样柔软。“伏天地如
筛”，存不住水，所以父亲在伏天里，
两三天就要担几担水普浇一遍。一
条扁担，两只水桶，嘎吱嘎吱的声音，
总是在黎明时分响起，初升的太阳，
将父亲弯腰挑水的身影照得很长很
长。为了葱苗壮实，还要从茅厕里担
几担大粪浇在垄壕中，闻到这大粪的
臭味，父亲总会说，这臭味庄稼最喜
欢，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黑土地真是神奇，五月天栽下的
像一根香那样细的葱苗，经过五个月

的生长，到深秋时节比大拇指还要粗，
且葱白长长的、嫩嫩的，剥下外面的
皮，里面的葱白像刚满月小娃子的脸
蛋一样光滑。“立了冬刨老葱”，立冬后
父亲会趁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把大
葱从土里刨出。刨出后，父亲还要进
行筛拣，先是用手轻轻拍打一下，把大
葱身上的泥土打掉，再把一些黄叶用
指甲掐去，然后把长短一样、粗细一样
的放在一起，捆成一捆一捆的。这一
切做好后在屋檐下进行晾晒，半天时
光里要翻上一二遍，整个小院都弥漫
着大葱的清香味道。晚上为了不让大
葱受冷，父亲还要找来一条旧被子严
严实实地盖在上面，真像照顾他的儿
子一样细心认真。

今年90岁的父亲，身体远不如以
前了，走路迈不开大步，手脚不听使
唤，屋后那片闲地再也没有能力去打
理了，真成“闲地”了。立冬后，父亲给
我打来电话说，今年没有栽种大葱，你
记住多买点，别到年根没有吃饺子用
的大葱。听到父亲的电话，我心里潮
湿了。父亲啊，儿子真希望你还能操
起镢头，还能在天地之间挥舞出阵阵
风声，每年冬天还能吃到你亲手种的、
带有清香味道的大葱！

史海钩沉

♣ 王 剑

经学大师翟方进

♣ 桑明庆

绿城杂俎

时尚的流行，勿须号召不用提倡。很多
人根本料不到这股风从何方袭来，只是待感
觉到有风劲吹时，其澎湃汹涌已势不可挡。
有人说，时尚犹如酥春雨，润物无声，一夜过
去，满眼皆绿，似不确切。很多时候，时尚是
在无数人的鄙夷睨视中穿街而过的，是在无
数人的目瞪口呆中行世的。 接受也好，排斥
也罢，堂而皇之的，它任凭九斤老太们怎么
用拐杖捣地，絮絮叨叨说一代不如一代，
毫无顾忌地旗帜般鲜艳起来。

譬如烫发。一头乌发，女人们偏偏要弄
得爆炸了一般。最初是用烧红的铁钳烤燎拉
丝，拉得五股六岔，野人一般，那种焦煳味久
散不去。其后改作把头伸进塑料筒里蒸，雾
气缭绕的。出得门来，一抛“清汤挂面”之形，
还真飘逸了许多。不知不觉间，女子们趋之
若鹜，各种烫染铺天盖地，千奇百怪的烫染蝌
蚪一样浮出，什么编织烫、螺旋烫、空气烫、陶
瓷烫、水疗SPA烫，可谓五花八门。

而染发更见标新立异，见微知著。青年男
女一头浓黑，偏就弄成赤橙黄绿青蓝紫，棕褐
莹莹，白发飘飘，与鬼怪毫无二致。不知他们
图的什么风格，许是初入社会，心存浮躁？要
说人类走向文明，是先从头发开始的，原始的
一蓬乱发昭示了人类的愚昧混沌，之后或发辫
垂腰，或盘发上头，云鬓高挽，云髻飘飘，体现
了一种多么持重高雅温文贤淑之美呀！可惜
西风东渐，再怎么好看，已无人复古归旧。

有这么广阔的烫染市场，当然就有庞大
的从业队伍。俗谓看病找长胡的，理发找毛
短的，即包含时尚流行因素。先前有下九流

“剃头修脚讨饭头”之说，如今娃儿们没有好
的出路，以为能学得一手顶上功夫，一生无虞
矣。而秃尾巴鸟似的“剃头”一词近乎淘汰，
理发归类入“形象”工程。看守墓园者叫成了

“安乐园主”，厨师升级成“厨艺总监”，那么，年
轻轻的就是在为“形象”事业而奋斗，理所当
然，都成了“形象”设计师了。职业在一瞬间，
似高贵了许多。遍览大街小巷、里弄胡同，美
容美发店的招牌已不多见，代之的是发型创
意室、发型设计屋，升华到艺术境界，颇具浪
漫风采。前几日见一店名曰“南韩烫染造型
基地”，“基地”词典释意作为某种事业基础的
地区，那么弘扬广大烫染艺术事业，是谓“造
型基地”，也差强人意。昨天又见街面上开了
一家“最高发院”，心中疑惑法院怎么挪到了
这里？驻足端详，两扇玻璃门上，贴着两行小
字，一扇为：日本扁烫南韩软烫离子烫灵感
烫；另一扇为：七彩美染无色不染时尚流行世
界经典。令人不禁捧腹。

坐到二更合眼即睡坐到二更合眼即睡
心无一事敲门不惊心无一事敲门不惊（（书法书法）） 贾立勇贾立勇

烫发与美染
♣ 袁占才

人与自然

等待一场雪
♣ 田以新

老友冰岩说：人的记忆是有过滤
功能的，关于小时候只留下了那些快
乐的时光。深以为然。

小时候关于冬日的记忆，大多和
雪有关。

豫东平原上，无山川大河，冬日，
没了村边田间的瓜果桃李，没了村头
池塘的摸鱼戏水，倘若无雪，实在无趣
得很，实在寂寞得很。

如果到了春节，还没有落一场雪，
父亲会在贴春联时写“一冬无雪天藏
玉，三春有雨地生金”，期待开春会多
些雨水，庄稼有个好收成。

好在老天慷慨，入了冬天，或早或
晚的，总能盼来一场大雪。

第一场雪常常像是憋足了劲儿要
给人们一个惊喜，先是冷风呼呼地吹
上好几天，不知从何处搬来大块大块
厚重的乌云，严严实实地铺满了天空。

太阳难得偷个清闲，便干脆躲得
不知影踪。

人们抬头望天，自语道：看这天
儿，估计明天就要下雪了吧。

老天却不着急，只是慢慢酝酿
着！连续失望了几天之后，我依然在
晚上睡前跑到院子里抬头看一看，天
空依然阴沉低垂，不显一丝痕迹。母
亲在门口唤我：快回来睡吧，说不定夜
里就下了呢！

冬日，母亲依然每天早起，洒扫院
子，提水，生火做饭，在炉灶前把我的
棉衣烤热，抱在怀里快步小跑到我的
床前，喊我起来吃饭。就在我快忘了
盼着第一场大雪的某天早上，母亲拉
开门，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天地，随即欣
喜地回头叫我：启儿，快起来了，下雪
啦！我睁开眼看一眼窗外映入刺眼的
光，便不再赖床，不再等待母亲帮我烤
热棉衣，麻利地从被窝里跳出来，穿衣
下床，一路欢呼着跑出去。

母亲是爱干净的，尤喜雪后无人
走过的院子田野。帮我加了一件厚棉
衣之后，不担心着凉，便任由我跑出去
疯玩上一整天。

雪后野地里常有一些小动物的足
迹，从形状可以看出有田鼠，或是刺猬，
还有鸟雀。我们顺着足迹追踪，常常跑
出去很远，后来总是小伙伴的足迹和小
动物的脚印乱成一团，无功而返，但再
看到其他足迹时依然兴趣盎然，乐此不
疲。村边，田野，每条路，每道沟，每口
地头的水井，小伙伴们都了如指掌，不
必担心会陷入深沟，或是因大雪封了井
口而误踏进去。大人们也都放心，把手
放到嘴边哈口热气，一边开始把院子里
的积雪扫出一条小道，一边越过矮墙看
一眼外面疯跑的孩子。

如今，年近不惑，也在城市里有了
一个小家，有一个淘气的孩子，每年回
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整日里为生计
奔波，为孩子操心，冬日看雪，心境也
已大不同。

但小孩子却仍有小孩子的快乐，
记得去年那场雪尽时，儿子颇惋惜地
问我：下次什么时候下雪啊？

今岁，入冬已有些时日，还未见一
点儿雪的踪迹。

气候专家说全球变暖，雪会越来
越少。但我依然满怀希望，我相信一
定会来的。

我在城市里等待一场雪，等待某
天早上醒来看到窗外映入刺眼的白
光，等待入眼的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
回头喊儿子：小七，快起床了，下雪啦！

声音里充满欣喜，一如我的母
亲！然后看着他兴奋地麻利起床，撒
着欢跑出去，在雪地里疯玩儿，一如我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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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过后大葱香


